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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这里是这座岛城最热闹
的地方，因为这里坐落着一家大型
海洋渔业公司，确切说是央企在岛
城的分公司。

1988 年秋，我和部分读海洋捕
捞中专的同学被分配到这家大企
业。我们虽然都是干部编制，然而
在这家超万名员工的大企业里，干
部编制不算什么，因为捕鱼的大学
生也是捞起一大把。

我背上被子，闻着浓浓的鱼腥
味，钻进腥味更浓的船舱，开始渔捞
生涯。

在未读捕捞专业前，我对于海
上生活充满遐想：乘着摇篮式的渔
船，驰骋于祖国的万里海疆，唱着
《军港之夜》，看海鸥飞翔，乘风破
浪，为祖国海洋捕捞事业作出我们
应有的贡献。

但现实把理想击得粉碎。第一
次实习，我 10 天没吃进饭。刚上船
工作，因为躲缆头，没站稳，摔倒在
甲板上，昏迷两个多小时。冰天雪
地，船员得在颠簸不停的船上，夜以
继 日 干 活 ，三 天 三 夜 不 睡 觉 也 是
有的。在船上，才发觉生命竟是如
此不堪一击。

渔场上，每年总有渔民被大海
吞没。每次出海，就经受一次生命
的洗礼。

那时候，带鱼、大小黄鱼、墨鱼
等四大经济鱼类数量已经很少，原
先被捕鱼人当垃圾的马面鱼成为捕
捞主要对象。渔业产量依然保持稳
中有升。

渔获物像小山一样高，渔网的
窟窿，永远补不完。船上实行 24 小
时轮班制，每个船员每日要轮值 2个

小时，晚上值班的时候，船四周只有
一些亮着灯的船只，海面除了浪花、
波面、星星和月亮，啥都看不到。

半夜，起网的铃声响了，酣睡的
船员们一骨碌起床，像打仗的战士
精神抖擞，当渔民需要有坚强的体
魄，好在那时年轻，我体质还算可
以。但船上的生活总是那么飘忽不
定，周遭永远是在晃、在动、在摇，让
人恶心、呕吐、难受。当然期间也不
乏丰收的喜悦和穿越异国海域带来
的陌生感、新鲜感。

船上的海鲜每餐都有，而且不
止一种，实在太鲜；可蔬菜总是那么
少，且不怎么新鲜。

难得回港，船员们首先要忙于

充冰、加油，动作稍慢一点，责骂声
就来了。当然，船长们大都时候还
是比较慈祥的，他们有时还开开玩
笑，说给我介绍个对象什么的。

每次回港，如果不马上出航，我
就住到船员招待所，免费住，食堂就
在楼下。食堂当然也有很多海鲜，
但我一样也不想碰，船上吃怕了。

我在那里工作的几年正是这家
企业最辉煌的时期，当时这家大型
企业内有水产品加工厂、绳网厂、渔
轮修造厂、制冰厂，还有医院、学校、
幼儿园、电影院等设施，企业内办有
报纸，后来还有了电视台。

当时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马面
鱼做的鱼制品，那时市场上这类熟
食鱼制品很少，且是即食式方便食
品，在市场上风靡一时。因为利润
丰厚，1989 年这家企业还连升了三
级工资。后来，随着海洋渔业资源
的持续衰退，渔业公司的效益也一
年不如一年，从管理层到工人，走了
一批又一批，现在的员工只剩下两
三千人。毕竟是央企，有强有力的
支撑，再加上兼带其它产业，效益还
不错，日子尚过得去。

离开这家企业刚好 30 个年头
了，作为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家单
位，这里有我人生的历练，让我深切
体会了什么是大海，什么是渔民的
生活，什么是海上风险……几十年
来，我也目睹了一家大型企业的起
落。30年过去了，它依然姓“渔”，以
水产品、鱼制品为主要营生，经历了
产权资本的一些运作，虽不再有昔
日的风光，但仍然凸显着顽强的生
命力，依靠大海，它似乎永远保持着
一股生生不息的动能。

我老家在绿草荡边上，弄船是祖传老行
当。从我记事起，不是见父母用竹篙撑船、用木
棹划船，就是见他们用橹摇船、上岸拉纤，也常
见他们树桅扯篷，乘凤波浪行大船。随着我逐
渐长大，也投入到拉纤、摇橹、撑船或树桅扯篷
弄船中。

家船上大桅是杉木，十二三米长，大头直径
有三十多公分，是方型，小头有十一二公分，是
圆型，笔直光滑，桐油抹过。篷的高度比桅杆短
一米多，宽四米多，每隔半米有根小孩小膀子粗
的竹杆，用布扣和篷相联，每根篷杆靠桅的这头
有一根麻绳套住桅杆，另一头有根麻绳和总缰
绳相联，以便掌舵人调篷、收篷、放篷。当桅大
头被我们和父亲弄进桅舱，父亲继续脚蹲桅大
头，手拉麻绳时，我们则连忙跑到船头双手用力
拉一根一头扣在桅稍上的拉绳，和父亲一起用
力，桅就进了桅舱桅夹中。桅夹是两块很厚实
的木板，高度在一米六上下，站立在桅舱和中舱
连接处，桅与桅夹有铁拴相串联，有活动空间。

帆，在这带弄大船人当中，叫做篷。桅树起
后，父亲开始整理扯篷的绳索，一根大姆指粗的
麻绳，一头扣在篷的第一根篷（此根篷竹较粗）
竹上，通过桅稍上滑轮挂下来，有桅双倍长，父
亲时常把另一头扣在桅夹的一个铁圈上。绳索
理顺后，我们跟着父亲拉绳把篷扯起来，一把接
着一把，父亲身高在上面拉，我们在他下面拉，
拉一把屁股都坐到舱板上，父亲抓住绳，我们站
起来再拉。此时，母亲在舵舱处随着篷被扯起，
不断地理缰绳、放缰绳、掌着舵，当篷扯到一小
半时，就被凤刮开驱船而行，随着篷被我们越扯
越高，行船的速度也越来快，那真是乘风波浪，
浪花四溅。依据风力大小，空船重船，确定是扯
满篷，还是扯半篷。

桅树好，篷扯起，船乘风而行，父亲从母亲
手中接过舵棒拿舵，根据风力大小、拐湾过汊调
控收篷放篷，调左调右，有时他还哼上几段淮剧
小调。风鼓满篷，那时候好多河上没有桥和电
网，一次树桅扯篷船能行好远好远。

父亲年轻时出海捕过鱼。我们村靠
海，沿射阳河向下五十多里就进入黄海
了。靠河吃河，靠海吃海。生产队集体
建了两条大木船，组成了一支捕捞队，十
天半月出海一次，常常是满载而归，我们
那个生产队常被公社表彰为海洋捕捞先
进集体。

父亲在集体捕捞队干得久了，摸到
很多捕捞经验，当上了船老大，带着大伙
风里来浪里去，在海上打拼了好多年，终
于有一年，渔船的木质腐烂了，不能出海
了，渔民们都上了岸。

父亲虽然上了岸，但对大海却一往
情深。每每提到大海，父亲总有讲不完
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有一年捕到
一头海猪，那不是下网捕到的，而是一
次偶遇。

那天中午，同伴们正在船上休息，
父亲从船窗里看到不远处的海水里有

一个黑影在晃动，父亲把同伴们都叫起
来，仔细观看，象猪象羊又象牛，大伙都
不知道是什么，以为是什么怪物，想起
船离开。胆大的父亲扛起船上的一条
桨，悄悄的走过去，一桨砸下去，那怪物
浮出了水面，原来是一只搁浅的海猪。
弄到船上后，大伙吓了一跳，这哪是
鱼？分明是一头刮了毛的野猪。后来
父亲才知道这是一头生活在海洋里的
猪仔鱼。

父亲对海的眷恋更是源自于大海有
取之不尽的资源，那是全家人赖以生存
的源泉。父亲从海上回来后，悄悄地刨
掉屋后几棵不知长了多少年的老槐树，
请来邻村的一个木匠师傅帮忙，拉锯，打
眼，刨光，忙活了大半个月，硬是建造了
一条小渔船。

父亲有了自己的小渔船后，常常以
河为路，以船为家，农闲的时候，划着小

船独自漂泊在射阳河十里八乡的水面
上，风雨无阻，披星戴月，撒下去渔网，
收获着希望。

过几年，父亲就要请人把小船拖到岸
上，晒上几天，然后用砂纸把船板里外擦
个遍，每条船缝都要用石恢粉和豆油做成
的一种材料粘上，确认船缝滴水不漏后，
再买来几桶老铜油漆上两三遍。修船的
时候，我们做的事就多了，最费事的就是
用石臼和木杵打造粘船缝用的石恢料，一
臼石恢料至少要打造大半天。父亲在前
面往石臼里拌料，我们在后边用脚踩木
杵，一石臼打下来，往往是腰酸腿疼，汗流
夹背，一条船至少要打十几臼石恢料。

后来，父亲年纪大了，再也划不动
桨，就再没下河打过渔。村里有人要把
父亲的小船买去，父亲不同意，就一直扣
在屋后小河边。父亲常常站在岸上，静
静地凝望着……

劳动号子是人类最早的
劳 动 歌 声 ，它 伴 随 着 体 力 劳
动，“出生”在生产劳动的过
程 中 ，是 真 正 的“ 人 民 之
歌”。无论是《诗经》中“坎坎
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
清 且 涟 猗 ”的 伐 木 工 人 的 声
音 ，还 是“ 一 根 纤 绳 九 丈 三,
父 子 代 代 肩 上 栓 ”的 川 江 号
子；无论是“咱爷们使齐那劲
哩，使劲那来打夯”即兴而起
的《夯歌》；还是“乌苏里江来
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那 富 有 浪 漫 气 息 的《乌 苏 里
船歌》等，都真实而生动的记
录着劳动者们最真实的精神
面 貌 ，也 成 为 我 们 中 华 文 明
的一个极富韵味的载体。

铿 锵 有 力 的 旋 律 、粗 犷
豪迈的呼喊，每当一曲曲《劳
动号子》在耳畔响起时，我们
的眼前仿佛能看到一个个火
热 的 劳 动 场 景 ，能 找 寻 到 昔
日那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吧 。 遗 憾 的 是 ，随 着 时 代 的
变 迁 和 科 学 技 术 的 日 益 发
达，工业化进程在逐步加快，
人们依靠体力进行集体劳动
的 场 景 越 来 越 少 ，传 唱 数 千
年的劳动号子也在这个时代
逐 渐 凋 敝 零 落 ，而 那 些 简 单
朴 素 的 呼 号 ，被 智 慧 的 劳 动
人民加以美化的歌谣也渐渐
成为了文化遗产。

幸还是不幸？在弘扬优
秀 传 统 成 为 时 代 重 托 ，在 文
化自信成为一个高频词汇的
当 下 ，拯 救 那 些 令 人 荡 气 回
肠的劳动号子当然也是文化
理念重构的一个支点。广东
卫 视 曾 推 出 的 大 型 原 创 音 乐 文 化 节 目

《劳动号子》以劳动号子为素材，唱响大
江南北的劳动金曲，歌颂劳动之美，引领
全民“找号子、唱号子、传号子”的新时代
文化潮流，让正在远去的号子音乐，以一
种全新的形式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更
吸引了众多青年人的目光，呼应了新时
代“劳动美”的诉求。

劳动号子是劳动者的颂歌，不会在历
史的风雨中磨灭，而是有一种历史的穿
透感。如何让劳动号子时代大潮流中吸
引更多民众的关注和传诵，需要一种现
代 性 的 转 化 ，需 要 让 劳 动 号 子“ 潮 起
来 ”。 大 型 原 创 音 乐 文 化 节 目《劳 动 号
子》的打造就可圈可点，在节目立意、创
新角度和全新演绎推广方式上都嵌入了
时代特色，让传统艺术迸发出时代火花。

节目深挖劳动号子的多样性和可变
化性，让传统、单调的劳动号子，在“时代
号子手”们的演绎下重新焕发生机，成为
一种常唱常新的音乐形式。比如；女高
音歌唱家陈思思在《小扁担三尺三》的舞
台上和舞蹈演员一同挑起扁担，还原了
劳动妇女奔走在田野间的欢快景象，唯
美的画面，嘹亮的花腔女高音让单调的
号子变得美轮美奂……正是在编排上的
守正创新，才赋予劳动号子以新的使命，
这是其一。

其次，《劳动号子》在演绎传播方式上
同样实现了创新，节目邀请的 6 位实力歌
手—涵盖不同流派唱法和不同年龄段受
众喜爱的歌手，还邀请 20 位观众耳熟能
详的优质歌手担任飞行嘉宾；首创“一呼
百应”“流行音乐混编”等方式演绎劳动
号子；《劳动号子》在表述方式上，结合了
微纪录片和综艺演绎的两大特点，从号
子的人、史、景方面代入，更符合人们的
认知规律。

第 三 ，一 个 节 目 要 让 更 多 的 群 体 知
道，传播方式尤为重要。《劳动号子》在这
一方面也紧扣时代潮流，在年轻人热爱
的网络社交平台上解锁全新玩法，并联
合 抖 音 平 台 开 展“ 劳 动 号 子 让 你 红 ”活
动，还联手全民 K 歌平台举办“唱出劳动
范儿”活动，无疑都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感
和互动体验。

《劳动号子》让那一首首歌谣在现代
性转化中传承，让正在远去的文化遗产
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重回今人的视野，并
受到许多青年人的推崇，这也正是在传
承和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弄潮儿的典故出自明代田汝衡的弄潮儿的典故出自明代田汝衡的
《《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濒江之人濒江之人，，好踏浪翻好踏浪翻
波波，，名曰弄潮版名曰弄潮版。。””弄潮儿说的就是在弄潮儿说的就是在
潮水中搏击潮水中搏击、、嬉戏的年轻人嬉戏的年轻人，，也指驾驶也指驾驶
船只的人船只的人。。现在多用来比喻敢于在风现在多用来比喻敢于在风
险中拼搏的人险中拼搏的人。。如今水上交通工具发如今水上交通工具发
达达，，很多人把弄潮当作件时髦的事儿很多人把弄潮当作件时髦的事儿，，
可只有真正在水上搏过命的人才知道可只有真正在水上搏过命的人才知道
其中的危险其中的危险。。现在生产力提高了现在生产力提高了，，江江
河湖海人们都可以征服河湖海人们都可以征服，，这句俗语也这句俗语也
就不适用了就不适用了。。

弄潮记事弄潮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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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友吴荣生是扬中
兴隆日新人，今年 68 岁，身
体硬朗。他是扬中东新港
码头的最后一任站长，说起
东新港码头的旧事，他的话
匣子就关不住了。

扬中东新港码头正式全
称为：高港港务管理局东新
港港务站，属长江航道运管
理局上海分局下面的高港
港务管理局管理。

吴荣生 1981年从长江航
运管理局武汉分局调回老家
任站长的。他给我讲述了东
新港码头的一段历史——东
新港码头形成于清朝，当时
扬中一带的人到上海滩去做
生意都是坐帆船来往，航班
还不是每天都有，到清朝末
年就有上海从英国购买的小
火轮通航了。后来码头逐渐
繁华起来，1976年前，客货都
是由交通局的划船（又叫“小
划子”）接驳到大轮上。但遇
到六级以上的东北风，小划
船不好划了，大轮也不能靠
泊扬中了。

后 来 这 里 造 了 码 头 ，
1976 年建站，这里就热闹起
来，那时东新港码头繁华到
什么程度呢？吴荣生自豪
地告诉我，那时连泰兴的、
盐城的、兴化的客人也都从
扬中东新港码头上船去上
海的。因为其他地方上不
了。泰兴贩鸡子和鸡蛋的
那些生意人是常客。泰兴
人去上海都喜欢随身携带
白果，白果是泰兴的特产，
白果那时很金贵，也很稀
奇。东新港码头轮船每天
的船票也是有限的，苏北其
他码头客往往上不了船 。
当时交通不便，赶船的人再
回家路又远，码头又无住
宿，只好与船长说好话，只
要能上了船，哪怕蹲地板，
蹲走廊，只要能到达上海，
就满足了……

关于轮船的那些往事吴
荣生还记忆犹新。就船的

编号而言当时就有几次变
化，有“新字号”系列的轮
船，如新中号、新苏号、新达
号等，还有“江申”号系列，
后来是“东方红号”系列轮
船，舱位达 1500 吨，船体分
为四层，水面上三层，水下
面一层，整个东方红号最大
载客量达 1500人。

当时船票分为五个等
级，五等舱是坐票，四等是
普通卧铺票，没有三等舱，
二等舱级别最高，整个船上
只有 4 个铺位，当时要达到
国家十三级高干才能坐到
二等舱；记得当时普通坐票
是 2 元 2 角钱一张，四等舱
卧铺票是 2元 6角钱一张。

那时公路运输还不发
达，没有专门去上海的长途
客车。扬中东新港码头是
扬中到上海的唯一水上通
道，东新港码头当时只是专
门一个客运码头，没有货运
码头，但那时扬中的生产工
业产品很多也都是通过上
海大轮发往外地的。那时
的航线是这样的：上海大达
码头（忙 时 停 靠 十 六 铺 码
头）——江阴码头——靖江
的四墩子码头——靖江七
圩港码头——泰州过船港
码头——扬中东新港码头
——泰兴高港码头，后来还
延伸到扬州港。扬中的竹
编器具很有名气，有的人去
上海就会随身携带竹篮当
礼品去上海送人，还有扬中
的刀鱼、螃蟹、鸡、鸡蛋、糯
米粉也都是扬中人去经常
随身携带的土特产。柳编、
柳器当时从东新港码头发
往上海的最多。

随着公路、铁路、和航
空交通的发达，水运因为速
度慢，跟不上快节奏的生活
方式，坐船的人逐渐变少，
东新港码头于 1999 年 5 月
19 日停航并撤销，吴荣生则
一直留守到 2005年。








